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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青羅

後讀「論弦痙」
良 公口

書
評
書
目
廿
六
期
廿
五
頁
羅
靑
先
生
大
作

「
痘
弦
論
」
拜
讀
之
後
，

很
有

一
些
感
想
，
如
欲
一
一
述
及
，
恐
非
有
與「
痙
弦
論
」
般
等
暈
齊
觀

的
長
篇
大
論
不
可
。
現
僅
就
其
中
二
點
存
疑
，
提
出
以
就
敎
羅
靑
先
生
及

諸
方
家
。一

，
羅
靑
說
：
從

「
詩
人
手
札
」
的
引
言
及
討
論
對
象
之
中
，
我
們

可
以

「
發
現
，
二
十
七
八
歲
的
痘
弦
，
在
常
時
是
多
麼
勤
啻
的
吸
取
西
方

各
國
的
文
學
婆
份
，
」
因
爲
「
從
美
國
起
，
英
、
法
、

德
、
俄
，
二
十
世

紀
大
部
的
重
要
作
家
的
名
字
幾
乎
都
在
該
札
記
中
出
現
過
。」

我
要
請
敎
羅
靑
的
，
是
否
僅
憑
某
人
的
論
說
中
大
量
出
現
西
方
電
要

作
家
的
名
字
，
或
大
葦
出
現
專
有
術
語
：

名
詞
，
就
可
以
「
大
膽
的
假
設

」
他
是
「
多
麼
勤
啻
的
在
吸
取
西
方
各
國
的
文
學
養
份
」
嗎
？

比
方
說
，
羅
靑
的
大
作
中
也
大
甄
出
現
西
方
重
要
經
濟
學
家
的
名
字

，
或
綬
時
翠
的
術
語
、
名
詞
，
是
否
也
表
示
羅
靑
是
「多
麼
勤
啻
的
在
吸

取
西
方
各
國
的
經
濟
學
養
份
」
？

二
，
民
國
五
十
四
年
六
月
，
痙
弦
在「創
世
祀
」
廿
二
期
發
表
復
活

節
、
一
般
之
歌
、
給
喬
等
一
組
詩
之後
，
足
足
十
年
，
再
未
拿
出
任
何
創

作
來
，
詩
生
命
可
謂
已
經
稺
終
。

一
個
在
新
詩
創
作
上
極
其
活
躍
，
且
享

盡
美
器
的
詩
人
，
突
然
「
停
止
創
作
」
，

寰
在
令
人
費
解
。
這
個
謎
，
－

直
到
十
年
後
，
終
於
有
羅
靑
來
爲
我
們
解
答
了
。
他
說
：
痙
弦
「
停
止
創

作
」
的
原
因
是
1
1

「
整
理
史
料
工
作
」
。
爲
什
麼
「
整
理
史
料
工
作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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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斷
送
詩
人
的
創
作
生
命
呢
？
羅
靑
說
：
「
瘞
弦
發
現
被
現
在一般
人
逍
忘
了
的
1
一十
年
代
丶
三
十
年
代
及
四
十
年
代
的
詩
人

，
」
他
們
在
「
走
向
西
方
，
囘
歸
東
方
」
，
向

「
約
制
著
稱
的
中
國
古
典
詩
的
優
美
傳
統
學
習
」
的
努
力

「較
之
近
二
十
年
來

的
豪
灣
」
是
「
有
過
之
無
不
及
」
的
先
知
先
覺
的
認
識
。
因
此
，
爲
了
進
行
這
項
工
程
浩
大
、
意
義
深
遠
的

「
史
料
整
理
工
作

」
，
便
毅
然
地
把

「
創
作
」
犧
牲
了
。
這
種
「
露
才
而
不
揚
己
」

、
「
捨
我
其
誰
」
的
作
風
，
眞
正
要
叫

「
現
在
一
般
人
」
汗

顏
無
地
了
。
羅
靑
因
這
一
空
前
的
大
「
發
現
」
，
便
斷
言
說
，
痘
弦
的
「
停
止
創
作
」
「
不
是
事
出
無
因
了
」
。
將

一
個
詩
人

的
詩
生
命
的
終
結
，
蹄
咎
於
「
史
料
的
整
理
工
作
」

，
箕
在
是
很
勉
強
的
說
法
。

．

我
對
詩
壇
的
動
向
一
向
關
心
，
對
新
詩
尤
有
偏
愛
。
這
幾
年
也
績
了
不
少
說
詩
、
論
詩
、
評
詩
的
散
論
或
專
論
，
每
每
發

現
—

有
些
批
評
家
「
常
常
忍
不
住
」
將
他
的
對
象
(
書
或
人
)
跟
自
己
的
見
解
「
強
行
拉
近
」
，
「代
它
」
找
出

「
根
據
」

或
予
「
補
充
」

，
但
如
果
那
些
(
作
品
或
人
)
是
他
「
思
想
上
的
敵
人
」

，
他
就
把
它
「
排
斥
」
得

「
距
離
他
更
遠
」_
_ 

因

此
萬
分
灰
心
。

羅
靑
是
近
年
來
頗
引
人
注
意
的
年
輕
詩
人
，
且
剛
由
國
外
學
成
歸
來
，
其
能
力
2

見
識
與
氣
度
，
再
加
上
他
受
知
於
瘞
弦

｀
余
光
中
兩
位
文
壇
大
師
之
深
，
我
想
像
這
篇
「
瘞
弦
論
」

，
必
定
態
度
嚴
肅
，
立
論
持
平
，
處
處
會
表
現
了
他
一
再
強
調
的

「
史
識
的
公
勻
」
的
論
說
；
是

一
帖
能
令
這
遁
身
潰
爛
辶
奄
奄

一
息
的
新
詩
論
壇
「
振
龑
發
聵
」
的
良
藥
。
便
滿
懷
希
望
的
，

悉
心
的
，
把

一
篇

一
萬

一
千
數
百
個
字
外
加
廿
條
註
的
長
文
，
一
口
氣
団
完
。
結
果
却
頗
令
我
失
望
。




